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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很憂愁或哭喪著臉的病人，走出

診間竟然笑了，在門診區服務的醫療志

工們見著，好奇地問：「徐醫師，怎麼

病人一走出來就不一樣？您是不是有什

麼妙方？」徐鴻傑微微笑，他知道自己

只不過多了些傾聽和陪伴。

骨子裡既有的人文情懷，驅使徐鴻傑

步上醫學之路，然而，真正篤定他成為

一名身心醫學科醫師，卻是從小到大、

生命中收到的許多「禮物」。

急著來人間報到

睡甕裡保命長大

談起成長歷程，徐鴻傑感恩自己是早

產兒，教他懂得什麼是感恩、助人、善

良及健康，而在臺南鄉下的日子，成就

了他的勤儉、努力及親切。

一九六七年，臺南下營鄉村裡一戶人

家，喜迎家族中的長孫，但這個男嬰只

有巴掌大、頭部呈半透明，他是七個月

大的早產兒徐鴻傑。在那個年代，早產

並不被看好，「這個孩子應該養不活了，

況且養活不知要花多少錢，家裡根本無

法支付……」，徐鴻傑的爺爺哀聲嘆氣，

奶奶則抱著一絲希望，「還是養養看

吧！」

正當大人們一籌莫展、準備放棄時，

醫院的院長走上前來，看了看孩子，「是

男的耶！你們不要喔？」已有三千金的

院長，很想有個兒子，便把徐鴻傑當成

自己的孩子般對大家說：「如果你們想

把孩子留下來，錢的事不用煩惱。」

護理人員們準備了保溫箱等設備，並

悉心照料他直到出院。返家後，大人們

把他放進大甕，寒冷的冬夜裡，以燒柴

隔水加熱的方式繼續幫他保溫，如此睡

在甕中足足有半年多。徐鴻傑從小體弱

多病，父母常常帶他往醫院跑，加上弟

弟的出生，父母忙得團團轉。

逐漸長大後，徐鴻傑才明白，原來院

長沒向他們收取任何醫療費用，「護理

阿姨們對我也很好，每當我走路上、下

學經過那家醫院，護理阿姨們就會喊『小

傑』，還會摸摸我的頭、抱抱我。」上

了中學，進入青春期的徐鴻傑變得不太

敢路過醫院，因為護理阿姨們的熱情擁

抱讓他感到害臊。

田園童趣難忘  聽阿公阿嬤的話

後來移居臺中，小學三年級，他便會

自己搭車回臺南探望爺爺、奶奶。如同

徐鴻傑國中時期，兄弟倆參加父親學校的自強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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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下生活的孩子，他搭過臺糖的小火

車、偷抽拿火車上的甘蔗、釣青蛙、抓

泥鰍、挖地瓜、偷拔蔥……是他念念不

忘的童年趣事。

身為佃農，爺爺的收成並不多，要餵

飽八個孩兒著實辛苦。「囝啊！咱一代

愛比一代好……(臺語 )」騎向農田的田
間小路上，爺爺喃喃自語，卻是對後座

的徐鴻傑的冀盼。

舊式的腳踏車後座，是方方寬寬的鐵

架，爺爺載著他，開啟祖孫兩人的對話，

聽不清楚爺爺說什麼，徐鴻傑直說要坐

前頭的橫桿，看他坐得穩當，爺爺也就

放心了。握著把手，好像自己在騎車，

向前眺望的徐鴻傑好開心，「我聽懂阿

公的話，他鼓勵我要好好讀書，阿嬤也

曾跟我說『一枝草，一點露』。」

時光荏苒，那些話語依然深深影響著

徐鴻傑。

叛逆的青春  「徐老師」生命線

徐鴻傑的爸爸，排行家中老大，其下

有一個妹妹、六個弟弟。為了節省家庭

開銷，爸爸放棄學醫的夢想，選擇可領

取美援獎學金的中興大學農業推廣學系

就讀，畢業後當上國中教師。

或許是叛逆也是壓力，當年準備上國

中的徐鴻傑，不願就讀爸爸安排任教的

私立學校。報到時，聽著老師說明開學

前的課輔費，他心裡嘀咕，「光輔導費

就那麼多，學費應該更多。」因此，沒

繳出爸爸給的學費。

當晚，爸爸問起：「今天在學校學得

如何？」

「還可以。」

「怎麼沒有發課本？」爸爸接著問，

他才坦承。

話一說完，爸爸沒罵他，對於兒子

覺得學費太貴而不讀的想法，反而感到

驚訝，繼續詢問想讀哪裡，徐鴻傑說出

了一間以升學為主力的公立明星學校，

爸爸又問：「你真的想讀嗎？承受得起

嗎？」

上圖：在成大就學時的文藝青年─徐鴻傑。 

下圖：兄弟倆踏上醫途，成為父親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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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決定了。」徐鴻傑語氣堅定。

進入市中心所謂的明星學校，同學來

自中部各縣市，背景多元，但仍以都會

區為主，這加速了徐鴻傑「社會化」的

過程。暑期輔導臨時編班裡，有一位「老

大」同學，就坐在隔壁，對他照顧有加，

總是保護他免受同學欺負。

「我這個人跟誰都好，所以，與老大

成為很好的朋友。」徐鴻傑無形間也成

了資優班的「壞學生」，壞學生們特別

喜歡在書包上作怪，不是把背帶拉得很

長就是縮得很短，他則是把背帶拉得長

長的，「我後來發現，把背帶拉長，在

打群架時，可把對方的棍子綁住，來保

護自己。」他的第一次群架由老大帶著

去，去向對方「插旗」宣示地盤。

每回教官見到他，就是「頭痛學生」

又來了，但曉得他是個很有想法的人，

也只能把他叫去唸一唸，「為什麼書包

背帶拉那麼長啊？」離開教官的視線，

他又恢復原狀，「我告訴教官拉長背帶

的理由，教官也拿我沒轍。」

與同齡的同學比起，徐鴻傑較早熟。

印象中，有一次的智能測驗，是一位年

輕女老師與他一問一答，其中一題問到

「情人眼裡出西施」是什麼意思，他竟

然回答：「就像我現在看著老師您的樣

子」，讓女老師害羞地臉紅。

當班長時，徐鴻傑見不慣一位英文老

師上課，只針對自己家教班的學生們特

別教授，便不理會老師，他的成績一落

千丈。有一回，他更大膽地在班級面前，

糾正老師作為，老師氣得將他趕出教室

外頭罰站，並向輔導主任報告他的行為，

主任表示徐鴻傑應當向老師道歉，爸爸

得知此事，也要他向老師道歉。

「明明是老師不對，怎麼爸爸不是站

在我這邊？」徐鴻傑氣頭上，當天放學

不搭公車改成步行返家，帶著反抗、離

家的心情，回家的路好遙遠，選擇走路

卻也是他想好好沉澱。

父母不知他的去向，著急地報警，那

麼晚了孩子怎麼還沒回來？快到家已是

凌晨十二點多，寒冷的夜晚，遠遠看見

媽媽守在門外，徐鴻傑知道錯了，母子

倆相擁而泣。爸爸並未責備他，他感受

左圖：遇上了生命中的伴侶徐鴻傑 ( 左 ) 後，太太 ( 右 ) 的人生觀大為改變。

右圖：多年前，徐鴻傑夫婦也帶孩子們投入大愛農場的種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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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爸爸是支持他的，「爸爸要讓我知道，

不管老師的行為對與否，老師畢竟是長

輩，不該對老師無禮。」隔天到校，徐

鴻傑乖乖地向老師賠不是。

在他中學的叛逆階段，爸爸剛好投入

了「義務張老師生命專線」的志工，徐

鴻傑不時拿爸爸的《張老師月刊》來閱

讀，從字裡行間受到啟蒙，於心中種下

助人的種子；此外，他也好奇地偷看爸

爸輔導個案寄來的信函，看完後內心產

生些想法，並思考著若是爸爸，會怎麼

處置。

「爸爸知道我會偷看書信後，也拿我沒

辦法，我們兩個人就很常討論、交換意見，

爸爸覺得我這個孩子怎麼那麼成熟。」家

中有一位生命線的徐老師，是奠基徐鴻傑

日後選擇身心醫學科的關鍵之一。

阿爸的願望

高中畢業，爸爸很期待徐鴻傑讀醫學

系，但是他興趣在理工科。

「我從小到大幾乎順著您的意，很少

讓您操心，上大學應該是給我自由、空

間了，我有我的想法。」徐鴻傑有話直

說，惹得爸爸氣憤，父子倆見面無語，

猶如斷絕關係般愈來愈疏離，「爸爸刻

意不理我，這樣的感覺讓我好痛苦。」

後來，他選擇成功大學電機系；大一，

接了家教，他過著下課後就去打工的生

活，認真過他想要和喜歡的大學生活。

得知兒子在成大的狀況，有一天爸爸忽

然來信。「那是我收過的第一封家書，

父親親手寫的，看到信的開頭『鴻傑吾

兒……』這四個字，我的眼淚忍不住流

生長歷程太多的「驚喜」、「禮物」和良師、恩人，讓徐鴻傑對當一位醫者，

多了份人本關懷、照護弱勢、永保病患權益的期許與堅持。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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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爸爸心中依然有我這個兒子。」

爸爸信中寫道，為什麼要他讀醫的原

因，是希望兒子能為他圓滿未能實現的

心願，「不過，如果你未來能出國深造，

成為一名教授也不錯！」看到爸爸的信，

徐鴻傑懊悔當初的不懂事。

阿母的「心」苦病痛

在成大的生活，徐鴻傑過得多采多姿，

處在戒嚴時期，他加入地下社團，滿腦

子的社會主義。

他喜愛衛星通訊、訊號處理等研究，

一位留美返臺的老師建議，「你想做研

究，不如，直接至美國繼續念吧！」藉

由老師推薦，順利申請美國大學博士班。

規劃出國前，媽媽突然來電告知自己得

了乳癌，準備安排手術；接到這個消息，

對徐鴻傑是莫大的打擊，他很內疚當初

未學醫。

掛上電話，他仰頭吶喊：「天公伯，

乎我考上醫科，我甘願當醫生，但也希

望媽媽能等我。(臺語 )」接下來，看著、
陪著媽媽做治療，徐鴻傑也幸運地考上

臺北醫學院醫學系；當時已就讀北醫的

弟弟，因老師正研究一種乳癌新藥的成

效，家人討論後，決定讓媽媽嘗試接受

人體試驗，藥物反應非常好，不料，後

來卻復發了。

復發使媽媽絕望透頂，甚至想拿剪刀

自戕，徐鴻傑靠蠻力阻止她。多次，媽

媽想傷害自己，他只好把家裡有殺傷力

的物品全收走，並拿了椅子守在媽媽的

房門口，「自從復發後，媽媽失去活下

去的動力，那個平時溫文柔順、教我們

道理的她不見了，變成一個陌生的人，

她是那樣的喪心病狂，我的心正如她的

心無助、徬徨。」

某天，媽媽病況危急，爸爸趕緊將她

送醫。從她的病房望向窗外，正好看見

建造中的臺北木柵捷運，媽媽興奮地問：

「那是什麼？」

「那是捷運，等您好了，它蓋好了，

2013年7月，女兒從大林大愛幼兒園畢業，徐鴻傑出席了女兒的畢業典禮，並分享看見女兒的成長。

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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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帶您去坐嘿！」徐鴻傑應道。

媽媽穿了一件外套，外套上一顆鈕扣

突然掉了，「鴻傑，你幫我縫上去。」

「好，我會的，有空、晚點我再縫。」

原本想找時間再來縫，沒想到，那晚媽

媽離大家而去，徐鴻傑好後悔沒能及時

讓媽媽穿上。

來不及縫上的鈕扣，至今徐鴻傑仍留

著它。

因信仰生出力量

見證平凡毅力的奇蹟

一路的成長歷程，加上經歷媽媽的痛

楚，篤定徐鴻傑步上身心醫學科之路。

二○○九年三月進到大林慈濟醫院身

心醫學科服務。

會來到大林慈院，也是特別的因緣。

當年的身心醫學科主任李家順醫師邀他

來院服務，他並未立刻答應，「太太覺

得這裡很偏僻，後來主任一再邀請，一

位前輩如此殷切，覺得很不好意思，加

上，太太得知這附近也有他們的基督教

會，弟兄姊妹都很不錯，所以，我們決

定來此。」

提及太太，徐鴻傑說她從小到大過得

順遂，相對地，許多事都認為理所當然，

「直到遇見了我，她的想法改觀。另外，

突然而至的一場大病打擊後，她在信仰

中找到了力量，而且從中體會許多人生

真諦，我也因看見她的轉變而信了基督，

徐鴻傑珍惜和家人相聚的時光，曾與太太帶

著孩子們至臺灣臺東、以色列、吳哥窟等地

散心及增廣見聞。



人醫心傳2017.361

二○○○年，花蓮慈濟醫院成立東部

第一所「病毒檢驗合約實驗室」，左

起：陳立光醫師、檢驗科林等義主任、

當時的院長陳英和（現為名譽院長）。

【徐鴻傑的札記 ~ Part 1】

我會知道小時候的一些事情，都是從媽媽、大人口中得知。從小，我就很喜

歡注意人，喜愛聽大人說話，大人們在說話，我就拿個小板凳坐在一旁靜靜地

聽，對人有興趣，可能也是後來我學醫時選擇身心醫學科的原因之一吧！

在那叛逆的時期，我慶幸並感謝陪我走過的良師益友，更要感恩我那擔任「義

務張老師」的父親，是他間接開啟了我助人工作及心靈成長的那扇窗。大學就

讀成大和北醫，與其說是拿了電機和醫學兩學士，我更知道這是我人生寶貴的

資源。

在大學的日子裡，我欣賞、享受了無數深深撼動我心的電影和表演；觀賞來

自各地，多樣文化的書畫文物展、攝影展；也拜訪品嘗了處處街頭巷弄裡的小

吃美食；透過自助旅行協會、網路的幫忙，湊著幾位同窗好友，我開始享受旅行，

開始認識自己的家鄉―臺灣；臺語文研究及臺語演講比賽的趣味、緊張及困窘，

仍歷歷在目；在飛躍醫學營裡，熬夜數日不覺累，為的是製作剪輯出一部自己

滿意的「蟲蟲大作戰―寄生蟲學簡介」……林林種種叫人難忘。

母親罹患末期乳癌，伴著母親接受手術、化療至病危、去世，期間母親更因

絕望而數度輕生，當時，我除了無助、孤單，更有莫大的恐懼―面對頓時不解、

陌生的母親，那種無力知曉、親近的恐懼。這是我第一次如此靠近死亡，雖說

十幾年前出生時也曾有過，但當時我還不懂得害怕。

這經歷讓我包容、了解病人，也更能同理家屬的無助和晦暗，於是，我做了

習醫的決定，而且也讓我對當一位醫者，多了份人本關懷、照護弱勢、永保病

患權益的期許與堅持；同時，也開啟了我對於生與死無法迴避的關注。而身心

醫學科那抱持著全人的「生理－心理－社會」的完整面向，更是我深深認同的。

很慶幸自己於北醫獲得了身心醫學科的啟蒙，而北市療的見、實習，更落實了

心中選擇身心醫學科的決定。

在北市療及嘉南療養院專科醫師養成的洗鍊，坦白說，那幾年是我最得意的

時光。我沉浸在個案、家屬、醫療團隊的互動中，在專業上我快速累積吸取經驗；

在自我部分，我常常深刻地體驗內在、覺察自我，更深地認識自已。

這幾年，我很喜歡這體悟―在精神病患病程的這條路，我很難甚至無法改變

或決定它的終點，但我可以做得很好的是「陪伴」，這讓他們及家屬們的歷程

有了不一樣，至少不孤單、平穩些。我開始懂得也喜歡 care(關心 )個案，而不
再只聚焦 cure patients(治療病人 )當中。
於二○○九年三月來到大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服務。慈濟這大家庭，豐富

的人文素質及人道關懷，深層的靈性涵養，再加上大林鎮這質樸卻又有力道的

環境、單純善良的鄉親，我相信這是我想要的，更是我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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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路

並且親身感受主的力量。」

隨太太信奉基督教的徐鴻傑，常被朋

友們或教會的人問，「你在佛教醫院服

務，會不會有衝突？」他的答案總是肯

定，「不影響啊！因為上人是大愛，慈

濟不分宗教、種族、國籍，我所做的事，

不因我是基督教徒而有違背教義。」

除了用心於醫療崗位，當人文室葉璧

禎主任邀約，舉凡時間許可，徐鴻傑會

利用工作之餘，走入社區進行愛灑、衛

教講座等，與人分享生命，一場又一場，

他樂此不疲。

是毅力創造奇蹟，是信仰產生勇氣。

徐鴻傑說自己也有脆弱的時候，「此時

向主禱告，能增加我的力量，而為何會

繼續待在佛教醫院服務，是因上人的法

和看見師兄師姊們真誠布施、認真在做，

我常笑他們是『拋家棄子』。」

尤其，遇見發生在身旁的好人好事，

讓他更讚歎慈濟志工的偉大。曾有一位

他與社區居家護理師訪視多年的病人，

這病人幾乎不太與人互動，頭髮、鬍子

不整理，全身總是髒汙，家裡更疏於整

理，惡臭髒亂破舊，於是提報出來。

「師兄師姊知道後，去了解、關懷，

這病患成為我們的照顧戶。」師兄師姊

耐心跟他溝通，好不容易答應可以清掃，

大家很快動員來打掃，還幫病人整理儀

容。

「之後我再次居家訪視時，我看見病

人會笑，更主動與我們問候及道謝，雖

是短短一、兩句，卻讓我甚為驚訝，久

久感動不已，這就是慈濟！居家訪視那

麼多年，原來他還是有反應的。」更有

一次，徐鴻傑在路上與志工們擦肩而過，

志工們說他們正好順路去那位病患家中

送餐，「我無語，只有滿滿佩服。」徐

鴻傑說。

總是要捍衛你的病人

在徐鴻傑的學醫階段，有老師這麼叮

嚀，「在你行醫過程中，別忘了總是要捍

衛你的病人！」這句話，深深影響著他。

「病人是處在較弱勢的一方，我常提

醒自己要認真仔細對待每一位病人。」

他的病人裡，有因罹癌而顯得憂鬱、焦

慮，他很能體會他們的感受，「病人往

往在意的不只是還有多久時間、有多

少百分比的治癒、如何地配合治療就會

好……他們更在意的是疾病帶來的身痛

徐鴻傑醫師常自我提醒，要認真仔細對待每一

位病人。攝影／謝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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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鴻傑的札記 ~ Part 2】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人行腳來到大林慈濟醫院

上人慈示：「……病人是你們 (醫療同仁 )的，眾生是我的……」
病人亦是眾生，上人您交付給弟子，卻隻身擔起眾生的所有毀譽、苦痛，功勞、

感激讚譽獨留給弟子，替弟子承擔了一切。

弟子聽到了，弟子心已定，弟子就是做。

上人的藍圖：「我愛人人，希望人人愛我。」

上人的慈悲，上人的博愛。

從「希望」的話語裡，弟子更領會了上人與眾不同的謙卑與尊重。

今年的歲末祝福，我還是淚流滿面，依舊是心中滿滿感恩與祝福。

感恩中，我感受了身為慈濟一分子的價值與肯定，我有了歸屬感；祝福裡，我

為自己找到了下一年繼續在慈濟裡的源頭，我有了方向。

但今年，多了沉重與更擔心上人的步伐、身形，上人的語重、心長，及長長的

身影……一年比一年深。

和心痛，他們需要的是陪伴、能懂他們

痛的人。」

由於陪伴過媽媽，面對這類病人，徐

鴻傑更能體會。

「雖然說沒有辦法完全解決病人的

病痛，卻因為有我的傾聽與陪伴，病人

和家屬的心得以穩定、心態得以轉變，

這讓他們及家屬們的歷程有了不一樣，

至少不孤單、平穩些。這就是我可以做

得好的。」曾如，醫療志工們說他應該

是一位很好的大醫王，因為他們看到病

人原本很憂愁或哭喪的臉，走出診間竟

然笑開了，他們開玩笑地說：「您是不

是有什麼妙方？怎麼病人一出來就不一

樣？」 
面臨那麼多無常，徐鴻傑學會把握當

下，且格外珍惜與家人相聚的時光。過

去遇上夜診，孩子會不開心地說：「爸

爸又要晚回家了。」為了解病人的病痛，

他會細細聆聽病人述說，相對的門診時

間也較長些，護理、藥師及其他行政人

員也因他而晚下班。

自己不願錯過陪伴孩子成長和家人相

聚的時光，相信其他同仁也是如此，他

後來做了些時間安排及調整，同仁們可

不再那麼辛苦，孩子們也能有他的陪伴。

「這一路走來，彎彎曲曲，峰迴路轉，

如果不是懷著感恩的心，就沒有現在的

我。」太多的「驚喜」、「禮物」和良師、

恩人，教會徐鴻傑什麼是感恩、助人、

善良及健康，也造就一位懂得醫心的仁

醫。 


